博文1： 要玩就玩大的，那天我们爬上了天堂顶
陈德模
天堂顶是南昆山的主峰，海拔1210米，是广州市和惠州市的界山，位于从化区境内，是广州地区的最高峰。2020年10月的某一天，我们几位老师闲来没事，说到都已经被疫情封闭了大半年，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做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排忧解压的呢？我一时兴起，干脆我们成立一个登山队吧，不定时地出去爬爬山，品尝一下美食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其他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认可。于是，中大附中登山队就这样成立了，大本营设在文印室，是一支非营利性质的民间组织。我们一直想把它挂靠在学校工会的名下，打造成在广州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社团，但截至目前，还在努力当中。
时间还要拨回到2020年11月1日，那时我还年轻，刚满30岁，意气风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不到几天的时间，我就拉起一支14人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开着4辆车，向着从化天堂顶出发了。由于这14个人是登山队的开山鼻祖，在这里有必要罗列一下名字，他们分别是陈德模、江燕飞、梁辉端、林佳、范道妙、朱庆瑜、朱术超、王亚明、向琴、劳翠月、叶青童利夫妇和姚大潮陈凤芝夫妇（当时还是男女朋友关系）。尽管有些老师爬完天堂顶之后就不再爬了，但依旧影响不了他们的江湖地位。由于是第一次，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很是兴奋，也异常顺利，开车不到一个半小时，就来到了天堂顶的山脚下。由梁老师带领大家做准备运动，我再强调一下登山注意事项，庞大的队伍就这样轻松愉快地上山了。刚开始，有山溪相伴，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，不知困难将至。
慢慢地，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山路越来越长，有些老师开始掉队，但他们还是坚持继续往上爬，不在乎是否登顶，只享受爬山的过程。其中童利的丈夫叶青同志尤为可惜，体力充沛，却始终与山顶无缘，以至于我们下山后还能看到他那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的眼神。是呀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今天倘若叶青抛弃了温柔善良的娇妻登顶，晚上回到家里是否会被大刑伺候呢？还是家庭和睦最重要。由于童利等人战略性放弃登顶的目标来成全我们，我们只能迈着沉重的双脚继续往上爬，不敢轻言放弃，因为期望不敢辜负。时间在煎熬中来到了中午时分，我们终于爬到了天堂顶的另一侧山峰，令人绝望的是两峰之间隔着一个大山坳，明明天堂顶就在眼前了，结果却要先往下走再上来，是不是想要到达天堂顶的人，都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？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先在这里安营扎寨，吃饱再说吧。梁老师把野餐的台布一铺，大伙把自己的零食一放，眼前就变得琳琅满目起来，我们像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，你尝尝我的零食，我吃吃你的水果，场面温馨，羡煞了一堆从旁边经过的驴友们，他们纷纷感叹，中大附中真有趣，他们的老师竟然还有登山队！我们一边分享着零食，一边不忘老本行，盛情邀请他们的孩子报读中大附中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休养生息后，我们决定发起总攻，向着天堂顶出发。经过大家的相互鼓励、不离不弃，拖拉硬踹之后，我们看到了天堂顶的界碑，终于登顶了。如释重负，我们一起喊出了中大附中登山队响亮的口号，响彻天穹。这口号经过电波的传递，成功走进了学校的微信群，也成功收到了学校领导遥远的关心问候，我们差点感激涕零起来，心头热乎乎的。想不到周末爬个山还有领导关心我，顿时劳累的双脚瞬间满血复活。原本打算原途返回的，但为了报答学校的关切之情，我们决定走大环线，有多远走多远，结果下山回到停车的地点，已经是晚上的七点。由于是秋天，天黑得早，这个时候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，还好我们一人都没有落下，平安到达，包括童利。
在回程的半途，我们停了车，找了一间当地知名的农庄，解决了温饱问题。结账的时候，童利说自己是学生的家长非要请客，我们婉拒了她，说一码归一码，这不是在学校。当我们开车回到学校，已经是晚上的九点，正值晚自修结束的时候，原本安静的校园顿时熙熙攘攘起来。我们这帮人就这样结束了天堂顶之旅，也宣告了中大附中登山队的成立，从此我们有了第二登、第三登，到现在坚持到了第十三登，实属不易。只不过，爬完天堂顶之后，童利夫妇不再跟我们爬山了，大潮捕获爱人的芳心后也退出了登山队，亚明和超哥不见了踪影，朱老师也光荣退休了，回了老家湖南。之所以写这篇回忆录，想着能否借助文字的力量，来抵御岁月的斑驳，把流逝的美好时光重新找回来。哪怕只找到只言片语，也足以温暖余生，原来我们曾经这么开心地爬过山，而且是广州市的第一高峰，我爬山，我自豪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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